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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樱

木心曾说：“爱情，亦三种
境界耳。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
于审美，中年归向求知。老之将
至，义无反顾。”对普通人来说，
爱情是柴米油盐、鸡零狗碎、日
常账单，是扯不断的愁和道不
尽的忧。曹雪芹似乎深谙此道，
一部《红楼梦》堪称“人情教科
书”。以前阅历浅，眼光局限于
宝黛之爱、钗黛之争，多有误
读；如今我对王熙凤的高情商
钦佩不已，“脂粉英雄”并非徒
有虚名，“凤辣子”的确“辣”到
了爱情制胜点、人格闪光处。

爱情是一种宿命，也是一
种得体。所谓“得体”，是学会适
应，甚至要牺牲一部分自己，才
能共融、共生。一句“机关算尽
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让
人极易陷入对凤姐先入为主的
刻板印象，即心狠手辣、精明泼
辣。殊不知，读《红楼梦》是有门
槛的，待学识和修养积淀深厚，
会发现凤姐的B面——— 柔情、
得体、守礼。小说第13回，林黛
玉的父亲林如海重病，贾琏出
远门，去扬州探望。王熙凤“心
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和
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
又写道：“这日夜间，正和平儿
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熏绣被，
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
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掰着
手指头算丈夫该到哪里了，平
儿熟睡后，她依然星眼微蒙，这
一幕与宝玉对黛玉的情感惊人
相似，“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
去，剩得自己孤凄，也不和人玩
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林
如海病故，贾琏在扬州要呆很
久，派小厮昭儿回来取些日用
必需品，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
着人未及细问贾琏情况，事后
私下“细问一路平安信息，连夜
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检
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
一并包藏，交付昭儿”，又细细
吩咐：“好生在外小心服侍，不
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
吃酒。”连用两个“细问”“细
细”，此时的凤姐堪比痴心守望
的捣衣妇女。当贾琏从扬州归
来，凤姐正忙得不可开交，却

“少不得拨冗接待”，“贾琏遂问
别后家中诸事，又谢凤姐的操
持劳碌。”相敬如宾的夫妻形象
跃然纸上。

凤姐的得体最体现在大事
上。且不说宝钗过生日，她请示
贾琏该如何办理才恰当，也不
说秦可卿病重时，她前去探望
流露真情，最好看、最热闹的戏
码当数婚外情那段情节。第44
回，贾琏趁凤姐过生日，和鲍二
家的偷情，被凤姐撞见后，闹得
天翻地覆。贾母出面劝和，“又
见凤姐儿站在那边，也不盛妆，
哭得眼睛肿着，也不施脂粉，黄
黄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
爱……”柔弱的一面呼之欲出，
令贾琏动了情、认了错。第68
回，得知贾琏在外面偷偷娶了
尤二姐，凤姐醋意大发，却先发
制人，把尤二姐哄骗到身边就
近控制，又以理服人，说道：“若

我实有不好之处，上头三层公
婆，中有无数姊妹妯娌，况贾府
世代名家，岂容我到今日？”王
熙凤的得体就在于知高低、懂
轻重、有分寸，如子夏曰“大德
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我们常说爱情是一门学
问，最难的地方恰恰在于处理
好各种关系，一个女人要与一
大家子过招，很是考验耐性和
功夫。凤姐的厉害即在于此，她
善于讨得贾母欢心。螃蟹宴上，
贾母说起小时候贪玩掉进水
里，额头边鬓角磕破了，留下一
个疤痕，凤姐马上抢着回答：

“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
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
凸高出些来了。”不得不说，凡
有凤姐处，便有欢笑声，她的情
商与得体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她善于理家驭事，能够吞下委
屈，做到“账也清楚，理也公
道”。第36回，王夫人关于账目
的事连连发问，丫头们抱怨月
钱短了一吊是为何，贾母的丫
鬟里哪些是发一两月钱的，凤
姐从容淡定，对答如流，旁边的
薛姨妈笑道：“只听凤丫头的嘴，
倒像倒了核桃车子的。”她还善
于欣赏人才，自己小产暂时不能
理家，王夫人委托李纨和探春代
理，没想到探春一鸣惊人。平儿
和她说探春的情况，凤姐听了笑
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
说他不错！”对他人的赏识彰显
出胸襟和气度，而她的语言就是
她的金字招牌。

得体，关键在于能进能退，
或者说以退为守。小家账目都
难搞，何况贾府这样的名门大
家？对于凤姐的骑虎难下、有苦
难言，曹公毫不吝惜笔墨。凤姐
向平儿笑道：“你知道我这几年
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
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
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
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
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
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
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
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
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
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
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
赔尽了。”既要顾左顾右，又要
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入不敷出
的局面，换做谁站在这个位置，
都会得罪人，又落个满腹委屈
的怨妇结局。偏偏凤姐干得漂
亮，平儿的一句话深得我心，平
儿对贾琏说道：“他醋你使得，你
醋他使不得。他原行得正走得
正。”好一个“正”字！在我看来，
这是曹公借平儿之口，以旁观者
视角烘托出“裙钗一二可齐家”
的脂粉英雄。怪不得丫鬟红玉会
说，“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
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
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
也得见识见识。”

即使如今所处时代早已不
同，但曹公笔下这个有着复杂
人性的凤姐依然能给今人一些
启发。无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
无论外在环境恶劣与否，都要
恪守内在原则，做到得体大方，
顾全大局，也成就自己。

王熙凤的爱情观

【有所思】

□李晓

一座城市的体温，也是我身
体的温度。我用望闻问切的方
式，去探测一座城的体温，它是
街头普通的一景一物，是真实而
有韧性的生活，汇成烟火漫漫的
日子，涌流成城市的温度，涌流
成我对一座城市的眷念。

夜里的大风在楼群之间疾
走，呼呼呼响，这是时光呼啸之
声，让人感觉整栋大楼都在摇晃
着。

早晨7点出门，我急着去单
位赶写一个材料，在楼下遇见对
门邻居老周。这个木讷的中年男
人两鬓已泛霜，平时遇见，有时
埋头就走，或是“嗯哪”一声打个
招呼转身而去。“这是你家的被
单吧？昨晚被风刮到了楼下。”这
天早晨，老周怀里抱着几件衣
服，他把那床米黄色床单递到了
我手里。“昨晚风大，把这些衣物
都吹到了楼下。”老周又说。

“谢谢！”我说。老周双手抱
着衣服，点点头说：“邻里之间，
举手之劳而已。”我突然忍不住
说：“老周，哪天上我家一起喝个
酒。”老周说：“我很少喝酒，不过
我家有一瓶放了二十多年的老
酒，我拿出来陪你喝了。”

带着一股心里的暖流，来到
街头小吃摊点，油锅里冒着油
烟，我买了4个刚起锅的鸡酥粑，
放进嘴里，有些烫。其实单位有
早餐，但我一眼看见寒风中经营
小吃的许大娘跺着脚，皱纹爬满
的脸上还有了冻疮，于是，那天
早晨我没去单位吃早餐。许大娘
做的鸡酥粑，我吃了两个，吃得
我胃里发烫。另外两个送给了单

位同事小邹，她是一个常甜甜地
叫我“李叔”的女同事。小邹刚从
外省考试进入我们这个单位，内
心似乎有些孤独，有天她同我探
讨一个问题：“李叔，一个人在异
乡城市，生活多少年才会把这个
地方当作第二故乡？”我回答她：
很快的、很快的，我们都认可你。
小邹仰头笑了，她有一双梅花鹿
一般的眼睛。

那天早晨，我想起一句话：
在这世间，众生互惠而成。那是
歌德说的。数百年后，我陡然读
懂了这句话，这个普通的早晨，
让我更深地懂得了它的含义。

我走在马路上，心里构思着
一篇文章，琢磨来琢磨去，连标
题也没想好。我很着急。这时看
见一个中年男人正靠在一棵树
上默默抽烟，突然蹲下身子，呜
咽出声。这一幕让我很慌张，我
似乎洞悉了他内心的痛楚。

我走过去，一直等着他哭
完，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兄
弟，想哭就好好哭吧。”那男人起
身，接着哭。

他哭完了，点燃一支烟，若
无其事的样子。刚才的情景，如
一场幻觉。我没走开，等着他对
一个陌生人的倾诉。

“我爸走了，81岁，肺癌，在
医院3个月没熬过来，走时太痛
苦了。”男人告诉我。

马路对面，是一家医院。
所谓感同身受，有时只在一

瞬。我告诉他，秋天，我爸也是在
这家医院的病床上，头一歪，咽
下了在人世的最后一口气。

“我有遗憾，爸爸没看见我
同妻子复婚，那是爸爸最后的牵
挂。”男人告诉我，几天前，他同

离异两年的妻子复婚了，牵手走
进了那个有着他们共同熟悉的
体温和气味的家。他们在上海工
作的儿子在视频里这样说：“爸
爸妈妈，这是我工作以后最快乐
的一天。”

我说，我也有遗憾。爸爸走
之前，在医院昏迷了15天，一直
没有开口跟我们说过最后的嘱
托。

两个被老父亲遗留在世上
的中年男人，在一家小餐馆里，
就着一碟花生米、一盘鱼香肉
丝、一碗青菜豆腐汤，共同举杯
喝了一次酒。临走时，我们竟不
知道彼此的名字。但那个夜晚，
城市里的灯火分外温情地闪烁。

80多岁的王大爷不喜欢闲
着，每天上街走走看看，是他的
规定动作。王大爷是个热心肠，
他每天总寻思着，楼上楼下的邻
居、大街上的人，有没有他能伸
手帮帮忙的地方？这些年来，王
大爷先后帮三个在街上突发疾
病的人打120送到医院抢救，拾
到两个手机、9张银行卡，等到了
心急如焚的主人，帮四位患老年
痴呆的迷路老人打听到了回家
的路……

遇到落叶季节，王大爷还喜
欢去扫后街上的落叶。后街是这
个城市最美的步行街，安安静静
地站满了梧桐树、银杏树、香樟
树这些枝叶茂密的树，它们一路
连绵成穹盖。

沙、沙、沙，那是王大爷挥舞
竹扫帚扫落叶的声音。有一次，
我看见王大爷捡起一片发黄的
落叶，像是在望着树叶上的茎
脉。我很好奇，走过去问：“大爷，
您这是在看啥啊？”大爷回答道：

“你看这叶子，也像人身上的毛
细血管一样。”我乐了，说：“大
爷，您可有心啦。”大爷不理我
了，他佝偻着身子，继续扫落叶。

王大爷扫的落叶，我没见他
往垃圾箱里倒。那些落叶都去哪
儿了？我有些纳闷，决定跟踪一
下大爷。

我看见王大爷把落叶收拢，
用手一把一把捧到塑料口袋里，
然后扛到了郊外偏僻处一个空
旷的坝子里。他用火柴点燃落
叶，落叶在风中燃烧着，剩下那
些湿润的叶子，没燃尽，烟雾在
天空徐徐飘荡。大爷坐在地上，
嘴里喃喃着什么。

我走过去。大爷见了我，有
些吃惊。他嘴里嘟囔着什么，又
歪过头去，望着飘向天空的烟
雾。我挨着大爷坐下，给他一支
烟，大爷摆摆手说：“我不抽烟。”

我们沉默地坐着。落叶燃
尽，大爷才缓过神来，开口说：

“你看，这烟雾，多像我小时候老
家村子里的炊烟。”心里一股暖
流漫上来，我一把握住了他那枯
瘦的手，手上一道道青筋突兀
着，像蠕动的蚯蚓。

王大爷告诉我，他离开300
多公里外的老家有五十多年了，
梦里飘起的，是老家屋顶上的炊
烟。

我突然懂了，大爷为什么爱
扫落叶？他是在默默打扫他一辈
子积压的心事，然后，像一个收
割稻子的农人般，带着贪婪和梦
游的表情，一个人望着落叶燃烧
时升腾的烟雾，独自想象成老家
的炊烟。在那“炊烟”里，储存着
大爷对故土老家永远的记忆。

城
市
体
温

︻
浮
世
绘
︼


	A11-PDF 版面

